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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用心盡力，世外問學，到底不一樣。林崗和劉文華的評價強化了我的信心，於

是我又細細讀了一遍《概述》，覺得寫得實在精彩。不是因為它寫了我，而是因

為它寫得好！

國內外評述我的文章很多，五年前我和高行健一起訪問韓國時，外語學院的

朴宰雨教授告訴我，“我們已搜集評論您的文章 498篇”，聽了我嚇一跳，這麼

多！我讀了其中不少文章，都不像此次閱讀林崗的專著和靜河的專著如此被打

動。其原因大約是靜河在專著中高舉心靈的旗幟，與我的文學見解最為相通。我

把文學事業視為心靈事業，並以此建構我的文學理論大廈，特別是新世紀以來，

我沉醉於禪宗，以心為佛，以覺悟為根本，更覺得張靜河所言擊中要津，處處引

發我共鳴。我要感謝靜河，如此用心地寫下這部學術論著。

張靜河的太太何靜恆是我的記名弟子，她是寫作聖手，在國內出了好幾本

書。最近出的名為《霍比特人的小屋》是我作的序文。序中，我說何靜恆是真正

的作家，但因為她做人太低調，所以還不“著名＂。我在《我的寫作史》中收錄

她的作品《第三空間寫作的燦爛星空》作為附錄。這是破例，因為靜恆寫得太好

了。張靜河在本書後記中說靜恆聰慧過人，許多文字有她的“點化＂，我相信此

話是真，因有靜恆相助，靜河的書就更完善了。

導　言

相似律現象不僅屬於物理學，也見之於精神世界，人類追求真理的相似情

形，在流變不已的歷史過程中時常復演。今天，探討劉再復的文學理論建樹，發

現它與五百年前思想學術史上的一件軼事頗為相似，兩件事之間竟連著一條精神

血脈。

明正德三年（公元 1508年），兵部主事王陽明因得罪宦官劉瑾，被謫貶貴

州龍場，任驛丞。龍場地處萬山叢林，蛇虺魍魎、蠱毒瘴癘橫行，隨從一一病

倒。王陽明覺得自己得失榮辱皆能超脫，唯有生死的意義尚未勘透，於是，除了

照顧生病的隨從，他便日夜端坐石窟之中，靜默沉思。一天深夜，突然心中一片

澄明，頓悟格物致知之理。此前，他曾經按照朱子“格物窮理”的思路，連續七

天對著竹子苦思冥想，直至病倒卻不得其理。此時，他大喜過望，對驚醒的隨從

人等宣告：

“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1]

這是十六世紀中國最著名的哲學寓言，王陽明的宣告，不僅說明他決定拋棄

朱熹“格物窮理”的思維方式，發現了“求理於心性”的新思路，而且開創了中

國思想文化史的一個新領域——心學，為儒家哲學思想發展找到一個新方向。

五百年後，劉再復重建“人的文學”的努力為時代變局所中斷，被命運帶到

美國西部的落磯山下。他面壁十年，終日與草地、蒼岩、兀鷹為伴，在孤寂、堅

毅和銘心刻骨的靈魂自省中浴火重生。日復一日，他殫精竭慮地思考有關文學的

種種問題，以生命繼續譜寫精彩的文學寓言，最終擲地有聲地提出：

1 錢德洪：《年譜一》，載《王陽明全集》（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 10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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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事業，就是心靈的事業”，

“心靈狀態決定一切”。
[1]

這一提法，成為劉再復文學心靈本體思想的核心。他強調，文學的本義、文

學的最後實在，就是人類的心靈情感。他把禪宗心性說和陽明心學引入文學領

域，同時從西方現代主義哲學關於人性本質的論述中汲取思想資源，探索和分析

心靈情感在創作、批評和審美鑒賞等文學領域的決定性作用，由此建構一種新的

文學理論——文學心靈本體論，疏通了文學直抵人類內心深處的通道。

一

文學心靈本體思想，見之於劉再復以心學原理闡發文學本義、文學內在規律

的多種文藝美學著述。與各種體系龐大、邏輯縝密的文學理論相比，它最大的特

色，是明心見性，直抵問題核心，對於理論界長期爭論、莫衷一是的文學定義，

它簡潔地概括為：

文學是自由心靈的審美存在形式，由心靈、想像力和審美形式三要素構

成。
[2]

相對於形形色色的理論，這個界說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只確立文學的心靈原

則，不作繁瑣論證：文學是心靈情感的呈現，心靈是文學的本體。心靈本體的確

立，彰顯文學的三個基本特徵：生命性、超越性和審美性，從客觀上否定了曾經

強加給文學的各種人為屬性如階級性、工具性和功利性。劉再復與訪談者的一次

談話，可以看作是這個定義的注腳：“文學回歸文學的本義，即文學是什麼，也

即文學的自性，來自於佛，即自悟自救，到海外，以自性代替主體性，打破主客

二分，融化在場與不在場，認定文學就是心靈的事業。與功利無關，即心靈性、

1 劉再復：《什麼是文學：文學常識二十二講》，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第

30頁。劉再復：《中國貴族精神的命運》，鳳凰衛視：鳳凰大講堂，2009年 4月 1日。

2 劉再復：《什麼是文學：文學常識二十二講》，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第

30頁。

生命性、審美性。”
[1]

這段談話顯示，文學心靈本體論的哲學基礎，是禪宗的心性本體論。劉再復

參透禪宗心性說，發現佛教神學教義在禪宗的形成過程中，已悄然轉換成佛教哲

學，只是在表層保留了宗教色彩：

佛教傳入中國，特別是到了中國的禪宗第六代宗師慧能，全部教義已簡

化為一個“心”字。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而是心動，一切都由心生。佛就

是心，心就是佛。佛不在廟裏，而在人的心靈裏。講的是徹底的心性本體

論。慧能的《六祖壇經》，其實就講“悟即佛，迷即眾”，所謂悟，就是心

靈在瞬間抵達“真理”的某一境界，在心中與佛相逢並與佛同一合一。

從上所述，我們可以認定，宗教的本質乃是心靈，這個結論的尖銳性在

於不確認宗教的本質是“神靈”，而是“心靈”。但又承認心靈的虔誠可以

與神靈相通，即中國所說的“誠能通神”。
[2]

劉再復對禪宗心學這一本質特徵的認識，深刻而準確。禪宗以心性為本體，

稱心性為真心、本心、真性、自性，謂之 “明心見性，頓悟成佛”；又說，“自性

能生萬法”。（《六祖壇經》）禪宗不僅視心性為人的本體，也視之為萬物之本，

萬化之源。禪宗的心性說，兼具本體論和認識論的雙重屬性，心性既有本體純明

的性質，又有以純明之心參悟事理的理性力量，明心見性，實現頓悟，本性便與

佛性合一。

劉再復將心學理論引入文學研究，是方法論上的一大創新。研究方法創新的

基礎，是對文學思維方式本質特徵的重新認識，過去的文學理論籠統地講科學是

邏輯思維，文學是形象思維，劉再復更正這一說法，提出要拋棄“形象思維概念

的含混性”，形象思維，指藝術想像的表層特點； 心悟，才是文學的基本思維方

式。
[3]
文學與科學追求的目標不同，其思維方式也完全不一樣，“科學把握客觀世

1 敘述者劉再復、訪問者吳小攀：《走向人生深處》，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 202頁。

2 劉再復：《什麼是人生：關於人生倫理的十堂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

第 35頁。

3 劉再復：《李澤厚美學概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 1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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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文學則除了把握客觀世界之外還要把握主觀宇宙、內心宇宙，抵達科學不能

抵達的人性深淵”。
[1]
心悟，是抵達啟迪性真理的一種基本思維方法，文學對人心

的洞察，通常是直覺式的，依靠慧悟獲得洞見，不同於哲學依靠邏輯論證獲得結

論，也不像自然科學依靠實證求取成果。

劉再復對傳統心學思想的認識，始於 1985年，他說：“我寫《性格組合論》

受到王陽明的影響，用了‘內宇宙’這個詞，就是受到‘吾心即宇宙’的啟發。”
[2]

從接受陸王心學“吾心即宇宙”的概念，到參透禪宗明心見性的心性說，劉再復

打通了文學與心學這兩大精神領域之間的血脈。他從 1995年開始，“重新閱讀

莊禪之書，尤其禪宗的書”，他把對禪悟的體驗引入文學研究，除了講文學主體

性，還尊重神的主體性和文學的超越性。
[3]

 2000年，他在為香港城市大學的講學

備課時，突然感到：

在備課時有一種永遠難忘的生命體驗，這也許就是馬斯洛所說的“高

峰體驗”。後來我明白了，這正是王陽明“龍場徹悟”似的大徹大悟。在夢

中“彷彿聽到有人提示我，他說，賈寶玉，賈寶玉，那不是‘物’，也不是

‘人’，那是一顆‘心’”。這顆心，《紅樓夢》之心，是詩之心，是小說之

心，是文學之心，是你我的應有之心⋯⋯由此悟到，賈寶玉這顆心，是無

敵、無爭、無待、無染、無私、無猜、無恨、無嫉、無謀、無懼的“十無”

之心，是佛心、童心、赤子之心。
[4]

這是一種靈魂震撼的徹悟，劉再復在一瞬間打通了心學與文學的經脈，把握

住文學本義的命門：無論文學的精神世界如何深邃複雜，文學的審美形式如何千

1 劉再復：《隨心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 124頁。

2 劉再復：《文學四十講》，本書為《文學常識二十講》和《文學慧悟十八點》兩書的合集，即將由

台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此處使用資料為 PDF電子版圖書，後同，第 180頁。《性

格組合論》1986年 7月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初版，但作者 1985年 4月寫的“自序”，表明書稿在

1985年初已經完成。

3 劉再復：《五史自傳．我的寫作史》，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在 2017年至 2020年之間分別出

版了《我的心靈史》、《我的寫作史》等四史單行本，還有《我的拚摶史》未出版，此處使用資料

為五史合集的 PDF電子版圖書，後同，第 220頁。

4 劉再復：《紅樓夢悟：對賈寶玉心靈的大徹大悟》，劉再復新浪博客，2019年 2月 22日。

變萬化，其靈魂所繫，便是心靈。

劉再復以禪宗的心性本體論作為文學心靈本體思想的哲學基礎，他一方面發

掘“心性”作為物的本質特徵，“把‘性’解釋為自然生命，這樣，情就是性的

直接現實性，是性的具體展示”。
[1]

 另一方面，他還看到禪宗“心性”具有徹底

的精神修為的性質，“實際上是‘空’，是去掉後天遮蔽層的‘心’”，
[2]

 由此闡

明心性所具有的“物”與“精神”的雙重屬性。不過，劉再復在文學批評和美學

鑒賞中很少運用“心性”一詞，而是普遍地用“心靈”這一概念置換“心性”，

這個置換，未改變心性的本義，卻擴大了文學的心學內涵。

心性是哲學概念，比較抽象；心靈一般用作文學詞彙，實在性高於抽象性。

“心性”原指生命的自然本性，孟子稱：“盡其心也，知其性也。”（《孟子．盡

心上》）先秦哲學中“心性”這一概念，重在揭示“心”的自然本質特徵，包括

“心”的生命現象與後天心性修養兩方面內容，即《大學》所說的修身養性，“欲

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在現代漢語語境中，“心靈”的含義比“心性”寬泛，

它以自然生命為生理基礎，受外界刺激時會產生喜、怒、哀、樂、焦慮、恐懼、

喜歡、厭惡、自卑、自信等種種不同的情感現象。不同於“心性”偏重於理性，

心靈現象兼有靈魂、精神和情感的因素，是本能反應、情感取向和理性取捨的綜

合行為，“‘心靈’是個‘情理結構’，‘情’是情感，‘理’是思想，是對世界、

社會、人生的認知”。
[3]
劉再復的這個闡釋，從本體論的立場明確了心靈的實在性

特徵。從心理學角度看，心靈與行為是因果角色；從現象學角度看，心靈是一種

意識經驗，體現為具體生命行為，便具有意向性和自明性，是生命行為的本體實

在。在文學語境裏，心靈表現為情感與感悟，產生於生命體受刺激的瞬間，含有

潛在的理性因素，又未完全受到理性的調節修正，率真地表現出來，最能反映人

的本真狀態。劉再復在文學語境中將“心性”置換為“心靈”，將心性本體轉換

為心靈本體，是對禪宗心性哲學的創造性吸收，將形而上的心性哲思轉化為具有

情理結構的心靈情感，心性成為心靈情感的天然基礎，心靈情感則以豐富自由的

1 劉再復：《李澤厚美學概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 102頁。

2 劉再復：《李澤厚美學概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 102頁。

3 劉再復：《文學四十講》，第 1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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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形態呈現真實的心性。

劉再復說：“我把文學定義為‘自由心靈的審美存在形式’，把文學事業界

定為心靈的事業，並確認心靈為文學的第一要素，正是把心靈視為文學的本體

（根本）。”
[1]

 文學心靈本體論的提出，旨在以文學的形式真實地呈現豐富複雜的

人性。現代批評以揭示人性的深刻性程度作為評判作品的一個基本標準，心靈情

感，正是人性的具體體現。作家懷有 “敬畏之心”、“謙卑之心”和“悲憫之心”，

才能自如書寫人物的心靈情感，呈現獨特的心靈狀態，展示人性的深層。文學的

這個審美作用，遠遠突破傳統文學理論對文學的“認識”與“反映”功能的機械

性設定，為文學表述和審美鑒賞提供了無限自由的寬廣天地。

二

文學心靈本體論，包括心靈本體思想和悟證方法兩方面內容。它產生於人對

外部世界的直觀感受、親身體驗、情感投入和心智辨識的綜合活動，可以看作是

一種特殊的認識論，它不是以視角和經驗、而是通過情感投入和理性辨識去認識

客觀世界和精神世界，其貢獻在於徹底打破機械的認識論以物的客觀性限制精神

探索的局限，追求不僅對物質世界而且對社會現象的本質性把握，特別是對無限

深邃的精神世界的不斷認知，以文學的審美形式呈現產生於存在及存在關係基礎

上的豐富心靈情感。心靈本體的核心是心靈內宇宙思想，包括心靈的獨特性、豐

富複雜性和無限超越性。心靈內宇宙思想主導作品的走向，由作者和人物的心靈

情感所體現，最終化為作品中具體的精神內涵和審美形式。悟證方法以心性的自

明、覺悟為基礎，藉助創作者或批評者的經驗、知識、技能的潛意識積澱，實現

對作品、文學現象、研究對象內在性質或規律的頓悟，抵近或揭示啟示性真理，

主要表現為想像力的發生、頓悟的實現、調動各種關聯因素檢驗所悟結果是否成

立這樣一個過程。心靈本體與悟證方法合成一個相對完整的文學心靈本體論理論

1 劉再復：《什麼是文學：文學常識二十二講》，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第

84頁。

體系，揭示了文學活動的內在規律，決定文學創作和批評欣賞完全是一種基於個

人認知基礎上的精神創造活動，高度自由並追求藝術原創性。

文學心靈本體論，既呈現現實生活層面的心靈情感，亦涵括深層精神現象的

人性探討。劉再復與林崗合著的《罪與文學》、劉再復的《高行健論》、“紅樓四

書”
[1]
及《文學四十講》

[2]
等學術成果，分別呈現文學心靈本體論在文學活動中的三

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心靈的情理結構內涵及創作對豐富複雜心靈狀態的呈現

和闡發，體現創作者、作品對象及讀者等不同主體各自的主體性及不同主體與文

學的關係，重心在創作主體；第二個層面，是從形而上角度通過對象主體“我”

的本質——性質、構成、作用的發掘及其對創作主體內部世界的折射，闡發文

學的主體內部間性，重心在對象主體；第三個層面，是從超越的大觀視角對心靈

世界和文學審美對象之間關係的審視，由此抵達慧悟的境界，重心在欣賞主體。

三個層面的詳細闡述，充分展示了這個理論體系的構成因素及其在文學活動中的

實踐運用過程。

《罪與文學》及相關的著述，從社會與歷史的宏觀角度，集中討論以良知與

懺悔為核心的靈魂掙扎與靈魂呼號現象，在實踐理性的層面上形成了文學心靈本

體論的情理結構。《高行健論》結合存在主義哲學原理，通過把自我分為三重人

稱結構的方式，在作品的動態背景下冷靜地自詰、自審、自我剖析，由此呈現人

物本身的靈魂悖論和複雜生命形態，揭示了“自我乃是自我的地獄”這一命題。

“紅樓四書”與《賈寶玉論》等作品，以心靈情感投入和生命體驗的方式，體悟

《紅樓夢》作者及作品人物豐富的精神世界，並在體悟過程中發現審美鑒賞的大

觀視角和宇宙境界，形成了從形而上角度悟證《紅樓夢》哲學內涵和人文精神的

審美方式。2015年以後，劉再復在講課的基礎上完成了《文學二十二講》和《文

1 “紅樓四書”包括：劉再復著《紅樓夢悟》、《紅樓夢哲學筆記》、《紅樓人三十種解讀》以及劉再

復、劉劍梅合著《共悟紅樓》，均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2009年。

2 劉再復於 2015年出版《什麼是文學：文學常識二十二講》（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8

年出版《文學慧悟十八點》（商務印書館），考慮到兩本書內容與體例的統一性，作者於 2018年

把這兩本書合編為《文學四十講》。這本書包含劉再復極為豐富的文學心靈本體思想，他在《我

的寫作史》中專闢第十二章，取名“人性真實的第二次呼喚”，說明，“我便借此平台，系統地表

述一下自己的以‘人性論’為中心的文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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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慧悟十八點》等著作，深入淺出地闡釋有關文學心靈本體論的一些基本命題及

其理論思考，豐富和充實了這個文學思想體系。

文學心靈本體論不是一個純粹思辨的形而上體系，它本質上更具有實踐理性

的心學特徵，旨在把心靈原則貫徹在具體的文學創作、鑒賞與批評的過程中，並

使文學的心靈性和人文品格的提升相契合。文學心靈本體論大體上從以下幾個方

面展示其基本思想：

一、文學是心靈的事業，心靈狀態決定文學的品格，凡是不能切入心靈

的文學都不是一流的文學。從創作者來說，真誠是第一原則，創作衝動主要

是釋放其良知壓抑的欲望、呈現存在的荒誕性、發出靈魂的叩問；心靈是一

種情理結構的生命場，在創作過程中，心靈起到中和情感與理性的作用；心

靈對生命的神性具有一種宗教性情感，從而使文學的審美拒絕平庸，不僅具

有啟蒙價值，而且具有生命救贖的意義。

二、超越性體現精神追求的無止境，也是文學存在的理由。生命和精神

藉助文學超越現實功利、超越時代、超越生死，與藝術共存。如何才能實現

文學的超越呢？作家在藝術活動中要超越現實主體身份，轉化為審美主體，

才有可能創造出超越現實、超越功利、超越時空的審美境界，使作品獲得心

靈性和獨立的審美品格。文學的超越性主要包括三個層次，一是超越表象，

進入現實深層，獲得對生活現象本質性的把握；二是創造藝術之夢，實現審

美理想對於現實世界的超越，三是超越經驗世界進入超驗世界，讓讀者感悟

經驗世界無法理解的神秘因素，獲得特殊的生命啟示。

三、審美性是文學的基本屬性，也是創作的根本目的。所謂文學的審美

性，就是指文學作品具有適應人的審美需求的藝術特質，能夠讓讀者在欣賞

過程中獲得美感享受，提升讀者的審美鑒賞能力。禪的思維方式主要是悟，

但其內涵大於悟，除了悟這種哲學智能，禪是一種審美狀態。具體說來，作

家的禪性，就是能夠直覺感悟生命與世界的美，並把對美的直覺感悟融化在

對生命及其存在方式的呈現過程中，使作品成為生命審美化的藝術成果。莊

子、陶淵明、曹雪芹這些古代藝術巨匠，最了不起的藝術成就，就是把日常

生活審美化，並通過最合適的審美形式，表述自己的審美理想。

四、悟證方式是進入心靈迷宮的捷徑。作品中的心靈呈現常常是無形

的，撲朔迷離的，甚至與作者或人物的初衷相背離的，用證實方式難以捕捉

其真實形態，用悟的方式卻可以讓心靈貼近心靈，情感與情感交流，靈魂與

靈魂撞擊，產生對作品本真心靈情感的深切體悟。文學呈現的是精神世界、

心理世界、情感世界，蘊含著啟迪性真理，通常情況下，無法用實證的和邏

輯的方式求證，只能依靠直覺和悟性獲得靈感。悟證，是對啟迪性真理的瞬

間感悟和把握，它實現的基礎是批評者日常積累的生命體驗、藝術感受和意

識積澱。

五、人性的復歸，以心靈復歸為導向。心靈的復歸，是文學審美的方

向，可以而且應該在文學的審美中率先實現。中國學術傳統從先秦諸子開

始，就強調通過心靈與肉體合一、生命與道合一，通過內省和修心而獲得自

我完善，故中國文化可以說是“心的文化”。文學心靈本體論，突出文學審

美一個最平和而又最強大的陶冶功能，那就是復歸於樸、心存敬畏，守持平

常心。

文學創作發動於作者的心靈，化作藝術審美形式中具體的心靈情感，與讀

者、欣賞者的心靈碰撞交流，創作者藉助創作審美活動，讀者、鑒賞者通過欣賞

審美投入，潛移默化的審美淨化作用，使他們都獲得一種心靈的提升。於是，

文學發自心靈、經過心靈的審美過程又回到心靈深處，完成了一個心靈活動的迴

環，這樣一個心靈審美迴環的終點，不是心靈的原點，而是人類精神不斷昇華的

新起點。

三

自從禪宗心性說問世，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出現過兩個心學高峰。第一個是明

代王陽明開創的儒家心學，王陽明發展了孟子“仁”的思想，以“致良知”、“知

行合一”和“心外無理”為其理論核心，以此掙脫宋明理學的思想束縛，喚醒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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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良知意識的覺醒。第二個心學高峰，是劉再復發現並闡發的曹雪芹的詩意心

學。曹雪芹藉文學意象叩問生命的價值，確信心靈是世界的本體，心明是人生的

終極意義，通過呈現大觀園中的詩意生命狀態，不僅謳歌純真純美的心靈世界，

而且表現出尊重女性、尊重兒童、尊重人自身的超前思想意識。劉再復的文學心

靈本體論，是以禪宗心性說和陽明心學為主要思想資源構成的一種文藝美學理論

體系，旨在探索文學呈現精神世界和心靈內宇宙的審美規律，為文學回歸文學和

人文理想的復興，開闢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以“文心”、“妙悟”為要旨的古

代文學理論，至此在心學體系上始集大成。這個理論更從心靈本質和心靈修養的

角度探討當代人性復歸，涉及到現代倫理建設的根本性內容，不僅是文學的心靈

學，而且成為思想文化史上第三個心學理論高峰。

文學心靈本體論，既是一種新的文藝美學綱領，也是劉再復二十世紀八十年

代所提出的“文學主體性”理論的升級版。1980年，劉再復著《魯迅美學思想

論稿》，力避階級論，視真善美為魯迅美學思想的內核，開始建設與左傾文藝理

論背道而馳的文藝美學構架。這個美學構架，以李澤厚“自然的人化”的美學理

論為內核，從確認人是精神創造的主體開始，到強調心靈狀態決定一切，主張文

學要發出靈魂的叩問，敞開心靈內宇宙，呈現存在的荒誕複雜狀態，在不斷深入

人的內心世界、在探索人的存在與存在關係的過程中，實現外自然的人類化和內

自然的人性化。
[1]

劉再復在《文學評論》1985年第 6期和 1986年第 1期發表長篇論文《論文

學的主體性》。他“在李澤厚主體性論綱的影響下”，集中闡發了文學的主體性

原則。他強調人的主體性包括實踐主體和精神主體兩個方面，在實踐層面上，要

“把人看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在文學活動中，“要尊重人的主體價值，發揮

人的主體力量”，落到實處，就是確定作家是創作的主體，通過精神創造獲得自

我價值實現。楊春時評價“主體性” 引起的文學論爭，其歷史意義在於 “這場論

爭結束了從蘇聯傳入的反映論文學理論的統治，建立了主體性文學理論。這是

1 李澤厚的人類學本體論美學提出，人的心理本體是兩個“自然的人化”，即“外在自然成為人類

的，內在自然成為人性的”。李澤厚：《美學三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 250頁。

中國文學理論發展的一個里程碑”
[1]
。主體性理論的論爭，尚未完全展開就因為形

勢的變化而中止，其理論建設留有不完善的遺憾。這就是楊春時所指出的，“文

學主體性理論”在強調人的主體性的同時，忽略了“主體間性”的考慮，也就是

說，缺乏對主體所不能脫離的複雜社會關係的深入思考。劉再復後來補充了他對

主體性的認識：“我們講的主體性是為了張揚個性，但個性不是原子式的孤立個

體，而是在人際關係中存在的。所謂主體間性就是主體的關係的特性。因此也可

譯為主體際性。叔本華說：人最大的悲劇是，你誕生了。人一誕生，就被拋入一

種關係中，就被關係所制約。這就規定了人的主體性是有限的主體性，而不是無

限的主體性。”
[2]

 他在對主體性理論進一步思考的基礎上，形成了文學心靈本體

論。與主體性理論相比，這個新的文學思想在向外、向內和向上三個向度上都實

現了超越：向外，充分考慮到文學自性與他性的複雜關係，彌補了對主體間性考

慮不足的缺陷；向內，通過批判尼采自我膨脹的超人意識而確立平常心，通過解

剖自我內部本我與超我的不同性質及其衝突而展示人性和思想的多變特徵，深化

了對主體內在複雜性的思考。向上，以大觀視角觀察心靈，觀察人生，觀察生命

的複雜現象，以此獲得一個通過文學呈現心靈狀態的澄明境界。這種超越，體現

了劉再復“自然的人化”的美學觀由外向內、由身向心不斷深化的趨向。

主體論的提出，具有明確的歷史針對性，為的是從根本上改變左傾文藝理

論綁架和扼殺文學創作的現狀。文學心靈本體論問世，並不直接否定其他文學理

論，它是一個原創性的理論建構，其目的是通過對文學的心靈原則和內在規律的

闡發，讓“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文學回歸文學，重新樹立我們對於

文學的信仰。讓文學回歸，就是真誠地抒發心靈情感，是真誠前提下對文學的現

實意義和客觀規律的深刻闡發。真誠和深刻，是文學心靈本體論的基本生命，是

複雜社會形態下文學復歸和繁榮的理由。真誠和深刻，賦予文學心靈本體論強

大的拒絕的力量。它既徹底拒絕以虛假、功利、精神綁架為特徵的尚未完全退出

文藝領域的舊式左傾文學思想，也決不認同後現代派虛無主義否定文學本質和解

1 劉再復、楊春時：《關於文學的主體間性的對話》，《南方文壇》2006年第 6期。

2 劉再復、楊春時：《關於文學的主體間性的對話》，《南方文壇》2006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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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利益。這種商業行為，在數碼空間織出一張碩大的束縛心靈的蛛網，使人

麻醉、馴服、沉湎於娛樂至死的精神縱欲狀態，這不能不說是現代科技文明的

悲哀。個人隱私的讓渡與對個體心靈的作繭自縛，是對人類精神世界的非人性入

侵，這是現代知識分子應當深刻認識並竭力與之抗爭的客觀現象。文學心靈本體

論固然沒有、也不可能提供具體的應對此類精神入侵的措施和方法，但這個理論

所闡述的心靈本體原則，能夠為年青一代增強抵制心靈束縛和精神腐蝕的抗體，

對於東西方讀者來說，不僅引領主體精神去追求文藝的審美境界，而且為複雜變

動的社會環境中如何維繫個體靈魂的尊嚴和精神世界的充實提供了心靈原則和行

為準則。

劉再復在近年來的多種著述中充分闡釋並具體實踐了文學心靈本體思想，

但他並未刻意提出一個概念或建構一個理論體系，他受禪宗慧能不立語言、明

心見性的啟示，認識到“概念是人的終極地獄”。
[1]
他說：“這一認識，使我不再

迷信體系，並對體系有所警惕。這就是覺察到體系固然能使邏輯嚴密，但也能使

構築者走火入魔，以為自己是‘絕對精神’的掌握者，把生命體驗窒息於體系之

中⋯⋯基於這一看法，我的學術思考便不再被體系所牽制，也不再被構築體系

的概念所覆蓋，而是直接地進入真問題。”
[2]

老子說“大制無割”（《道德經》），不把完整的思想分解成具體的概念術語，

就是無割。劉再復傾向於擱置概念，避免建構理論體系，以免人的思維受理論概

念術語的束縛而忽略文學本身豐富自由的生命形態，但他對種種文學現象的批評

闡釋，實際上構成了一個內涵深厚而體系開放的文藝美學論綱。這個論綱沒有對

創作、批評和鑒賞等文學範疇或概念作具體的理論界定，它只是試圖揭示文學的

本義，闡釋一些基本命題，揭示文學與人性、與心靈的關係，以及這個關係為文

學提供的無比宏闊的自由天地。說它的內涵深厚，因為其中每個理論闡述都直擊

要害，扣住爭議焦點，進入問題深處，提出啟發性見解；說它具有開放性，因為

它只否定反文學本義的偽理論，並不排斥其他文學理論體系，並且主張理論的多

1 劉再復：《思想者十八題》，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年，第 7頁。

2 劉再復著，楊春時編：《書園思緒．劉再復自序》，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2年。

構文學的態度；面對加諸文學的種種桂冠，不論是意識形態工具、戰鬥的號角，

還是時代的良心、人民的代言人，它都以毫不妥協的態度與之切割。面對後現代

派反本質主義思潮對文學的消解和衝擊，它賦予文學理論以生命的溫度，讓文學

從現代科技和金融資本主宰的世界奪回大地和天空。在種種意識形態仍然雄心勃

勃試圖滲透精神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數碼科技正用各種資訊狂暴地覆蓋窒息每一

顆心靈的天際下，文學心靈本體論，像一棵“會思想的蘆葦”，在八面來風中搖

曳、挺立。相對於強大的意識形態與社會思潮，文學是脆弱的，但它能在極端

異化的土壤中撒下現代人文美學理想的種子，種子有倔強的生命力，幼芽破土而

出，便向世界展示了強大的建設力量。

四

高行健曾和劉再復相約，要“把中國禪變為世界禪，即把佛家慧能視為普世

思想家。把禪的思想看作世界的一種精神出路和新的思維方式”
[1]
。文學心靈本體

論以禪宗心學、陽明心學為基礎構成一個現代文藝美學體系，這是劉再復在學理

上打通中西，把具有東方傳統特色的文學理論推向世界的一個嘗試。

禪宗把早期佛教提倡的“思維修”即一心思維得以定心的修持方式，發展

成心為本體的佛教哲學；劉再復與高行健以此為基礎，建成現代文藝心學理論

平台，通過靈魂探索反觀自身黑暗，為複雜的存在關係中個體心靈的充實與精神

領域的探索，開拓了一條現實的通道。這個文藝心學理論，不僅有利於個體心靈

抵抗扼殺靈魂的政治文化思潮，在面對現代數碼技術突破心靈壁壘、控制個人隱

私的強大攻勢下維繫一顆強健的心靈，更具有現實意義。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運

用，為生活提供了空前的便利。個人要享受現代科技文明的便利，就必須以讓渡

越來越多的個人信息與隱私作為交換。特別是各種娛樂型的網絡平台，通過大數

據收集分析，了解人的享受喜好與性格弱點，採取迎合人性弱點“投料餵食”的

方式，提供輕鬆而無聊的休閒娛樂程序，在培養軟件使用者享受成癮的過程中

1 劉再復：《五史自傳．我的寫作史》，第 2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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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同時避免設置限定性概念與理論框架，在批評和審美鑒賞過程中驗證相關

文學命題，不斷充實和豐富其思想內涵。對於這樣一項重要的理論創新，以學術

方式闡明其精神創造的價值，是一件應該立即著手的工作。

筆者的這項研究，尊重劉再復“大制無割”的初衷，既不生造概念，也不構

築純粹理論體系，避免把他的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學思想轉化成冷冰冰的理論面

孔。筆者的工作，是把他各種著述中的文學心靈本體思想的脈絡，做一個比較系

統的梳理和闡述，為學界進一步研究、闡發、豐富這個理論，提供初步的學術探

討。這項研究包括兩項基本內容：第二章勾勒文學心靈本體論的基本綱要；第三

章至第五章，藉助作品分析，分層次闡釋心靈內宇宙思想及悟證方法，討論文學

心靈本體論在現實層面、形而上層面以及悟證方法運用層面上的實踐成果。採用

這樣的體式，是想避免“理論概念相”，同時呈現文學心靈本體論的完整思想脈

絡及其形成過程的本真狀態。

劉再復的心學思想，近幾年來開始受到學界的注意。2019年元月，澳門

《藝文雜誌》把劉再復列為 2018年度“藝文致敬”人物，主筆陳志明先生在介紹

文章中說，劉再復歷時十年完成四大名著文化研究工程，“這也是當代學者首次

獨力完成對四大名著的系統解讀。尤其他在書中所倡導的‘悟證’、‘心證’，為

當下文學批評指出了新的方向”。他的文學心靈，晶瑩圓潤，和三十年前一樣，

仍然未見歲月風塵的浸染，葉嘉瑩的詩“卅載光陰彈指過，未應磨染是初心”正

好送給他。
[1]

劉再復對於各類文學問題的思考，徹底放下了概念約束之“執”和榮辱得失

之“執”，在叩問生命存在意義的維度上自由表述他對文學的精闢見識和成熟的

思想，正如他的好友與合作夥伴林崗所說的那樣，“詩是他的本色生命，而思想

則是他展開生命的翅膀”
[2]
。

1 陳志明：《藝文雜誌．引言》，澳門《藝文雜誌》，2019年第 1期。

2 劉再復著，林崗編：《人文十三步．序》，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 xiii–ix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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